
《祝福》人物形象分析

鲁迅在小说中以“为人生、为人性”的主旨，重点是将矛头直指

封建专制和封建文化，揭露了其“吃人”的本质。并且大多都是愚昧

麻木和奴性十足。他们之中最多的是孩子、女人、老人和青年。来自不

同的年龄阶段，有着深刻的人性探究价值。仁慈、善良和同情是人性

最珍贵之处，应让学生从这几处分析小说中除了祥林嫂之外的人物，

从他们身上去找祥林嫂的悲剧根源。

    作者在重笔浓抹祥林嫂的三次肖像的同时，还作了匠心独运的

构思，那就是祥林嫂的每一次悲剧的发生都是在春天。

    首先看她最初的身份--童养媳。她有一个比自己小十岁的丈夫。

正值青春少年的她，在婆婆家里做牛做马，把自己的青春支付在无

穷无尽的劳作中，封建夫权夺取了她一生中的春天。

    再看她第一次丧失，也是在春天。

    如果一直做童养媳，生活再苦再累，总有小丈夫长大的一天，

丈夫成人后总会给祥林嫂一些依靠，不幸的是在婆家失去青春自由

的祥林嫂，又在春天里失去了丈夫。在当时的中国的农村，女人失去

丈夫就意味着更要听从婆婆的呵斥，要谨遵着'从一而终'的信条，

所以在这个春天，祥林嫂失去的不仅仅是比她小十岁的丈夫，更是

她做一般妇女的权利。如果说有小丈夫的祥林嫂是婆婆家的媳妇兼佣

人，那么春天里失去丈夫的祥林嫂则成了婆婆家里纯粹不用付钱没

有人身自由的奴隶--随人使用随人买卖。为了躲避婆婆难堪的虐待，



而逃到鲁家做了一个冬天短工的祥林嫂，在有了短暂自由之后的新

春时节，又被婆家人五花大绑而去。婆婆为榨取祥林嫂最后的一点价

值，用卖她到贺家坳的钱给小叔子说亲，让另一个'祥林嫂'来到婆

家。

其三，再看祥林嫂一生中的又一次打击。在春天里再度丧夫且失

子。

    嫁到贺家坳之后，尽管祥林嫂没有逃脱被卖的命运，但是她却

有了一个有力气、会干活的丈夫，有了个白胖的儿子，日子可以说舒

心了不少，但是'天有不测风云'，可怜的祥林嫂再次在春天里被抛

入不幸的深渊。壮如牛的丈夫因伤寒而死，在'饿死事小，失节事

大'、'三纲五常'的封建社会里，女人寡而再嫁，本来就要无辜地背

上不贞的罪名，再加上一寡再寡更无辜地要让满脑子封建迷信思想

的人们加上'不祥'的罪名。没有了丈夫，祥林嫂还可以有做母亲的权

利，但是祥林嫂的不幸仍在春天里延续，狼叼走了儿子，也叼走了

祥林嫂所有的希望和生命力，甚至封建族权这条豺狼还叼走了祥林

嫂夫妻二人苦心经营的家--大伯把她赶出了家门。

    最后再看祥林嫂在新春的祝福中倒毙。

    一寡再寡，失去青春的祥林嫂，在给鲁家付出青春血汗之后，

被鲁四老爷借助于封建的政权逐出了家门。流落街头的祥林嫂由于受

到封建神权的毒害，在新春到来之时，又惶惶恐恐，瑟瑟缩缩地承

受鬼神思想的折磨。春天本是让人充满希望的季节，鲁镇的人们在祝

福的声声祈祷中盼望着幸福降临。然而无依无靠、走投无路的祥林嫂



却在连绵不断的爆竹声中，带着被分尸的惊惧寂然逝去，为自己凄

惨悲凉的命运划上了句号。

    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祥林嫂的悲剧一而再、再而三地

在春天里发生，作者这一匠心的构思，真正用意不外乎有两点：一、

让读者更深刻地把握祥林嫂的悲剧性；二、让读者明白在封建四权的

统治下，像祥林嫂这样的旧中国农村的劳动妇女生命中没有'春

天'可言的，封建四权就像一张无形的大网，网罗着祥林嫂这样的女

子生命中的一个个春天，直到吞噬她们的灵魂。

    可以说祥林嫂就是封建礼教和封建迷信蛊惑之下的牺牲品。在鲁

镇，她是以劳动工具的身份出现的。她希望以自己全部诚实的劳动来

换取起码的生活。此外，她对生活没有什么所谓的非分要求。她出身

卑微，她没有姓名，也没有人去关心她的姓氏。她从来没有怀疑过她

自己为什么满足这种奴隶式的生活，她只想维持这种奴隶式的生活。

在等级观念森严的封建社会里，妇女的社会地位是最低的，而维护

封建等级制度之一的封建礼教历经二千余年的发展，在国人的心中

根深蒂固，无孔不入。祥林嫂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她尽力维持

这个奴隶地位，也正是因为封建礼教的束缚使她不敢越雷池半步。所

以她很满足于付出很多得到很少的生活。

封建礼教如同一把无形的枷锁死死的缠着她，慢慢的侵蚀着她

的灵魂。对她这个寡妇的到来，鲁四老爷第一个感觉就是“皱眉”，

因为她是一个寡妇。按当地的习俗，福礼由她做，会给他带来不祥的

征兆，封建礼教之网己经悄悄的散开了。她在鲁四老爷那里感到满意



的生活很快因她婆婆的到来被打破了。她被她的婆婆“用绳子一捆，

塞在花轿里”强迫嫁到山坳里去了，抬到男方家后，她拼命反抗，

以致使她的头“撞香案角上”，留下一个永远消灭不了的伤疤。但只

要能够不受侵扰的依靠自己的劳动平静生活下去，祥林嫂也还是能

够感到满足的生活下去的。她对生活的要求，始终不过是要过一种平

凡的起码的生活，然而天有不测风云，这种平凡的起码的生活随着

她的男人的死亡而终止。封建的族权制度又一次抢起大棒，施加在她

的身上，丈夫死了，儿子又被狼叼吃了，遭受灭顶之灾的她，再次

回到鲁四老爷家里，已经让他感到她是“败坏风俗”、“不干不净”。

这一次她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在祭祀时干这干那，担当一切了。她已

经失去了主人对她的信任，祭祀时不让她沾手。因为封建礼教的歧视，

她想通过自己诚实劳动得到主人信任的希望破灭了，对她是沉重一

击。在封建礼教下的祥林嫂想做奴隶而不得。 

　　禁锢祥林嫂的另一条枷锁就是神权思想。根据封建的宗教观念，

一个再嫁女人死后阎王爷也要把她锯成两半，分给两个丈夫。这对林

嫂来说，比她在现实生活所受的丧夫失子的痛苦还要使她感到悲哀

和恐惧，但她并没有因此感到绝望。她听从柳妈的建议，去求捐门槛。

庙祝起初执意不允许，直到她急得流泪，才勉强答应了。价目是大钱

十二千。祥林嫂为了摆脱这个来自阴间的惩罚，她忍着别人的讥讽和

嘲笑，整日紧团着嘴，诚实的劳动着，最后，把一年积聚起来的工

钱用到捐门槛上，为的是找替身，给“千人踏，万人跨”来赎罪，

当她从镇的西头回来的时候，她“神气很舒畅，眼光也分外有神”。



好像她已经拿到了赦免证一样。诚实的善良的祥林嫂哪能明白，这种

封建迷信的精神愚弄，也渗透着血腥的内容，它永远保持着对卑贱

者的精神威压。等到祭祖时她再次遭到拒绝。“你放着，祥林嫂！”

四嫂慌忙大声说。她像是受了炮烙似的缩手，脸色同时变作灰黑，也

不再去取烛台，只是失神的站着。没有比这更沉重的打击，捐门槛所

带来的希望随着四婶的斥责顿时化为泡影。她的精神大厦完全坍塌，

最后在一片“祝福”的鞭炮声中死去。 

　　从祥林嫂的身上，我们看不到过分的要求，除了要求过着奴隶

式的生活；我们看不到她对封建迷信的反对，她的这些麻木就是封

建文化禁锢的结果。

    封建迷信思想强加给她的莫须有的罪责与痛苦——用“历来积

存的工钱”“在土地庙捐了门槛”。经历了几起几落的生活磨难之后

的祥林嫂，不仅没有认识到自己不幸的根源，反而在封建礼教、宗教

迷信的毒害中愈陷愈深。

    小说中出现的主要人物除祥林嫂之外有柳妈、四婶、鲁四老爷和

“我”。继续概括后分别从女人、老人和青年的角度分析。先说女人。

鲁镇上的女人们在对待祥林嫂（以下简称祥）时是充满了耐人的诡

异，从她们的语言和行为上丝毫看不到同情与怜悯,更别说“同是天

涯沦落人”的感触了，拥有的只是排斥、歧视和取笑。就如鲁迅这样

写道：

（1）这故事倒颇有效，……女人们却不独宽恕了她似的，脸上

立刻该换了鄙薄的神气，还要陪出许多眼泪来。有些老女人没有在街



头听到她的话，便特意寻来，要听他这一段悲惨的故事。直到她说到

呜咽，……满足的去了，一面还纷纷的评论着。

    （2）……便是最慈悲的念佛的老太太们，眼里也再不见有一点

泪的痕迹，……

    （3）“祥林嫂，你实在不合算。”柳妈诡秘的说。“再一强，或

者索性撞一个死，就好了。……你将来到阴司去，那两个死鬼的男人

还要争，你给了谁好呢？阎罗大王只好把你锯开来，分给他们。我想，

这真是……”

    女人们无法意识到大家都一样，都是社会的弱势群体，都处在

社会的最底层，都看不到自己原来与祥一样被封建势力压迫者、迫害

者，却像个“看客”一般“把玩”着祥的不幸，同时也在“啃噬”

着自己的麻木。实在是可恨、可悲、更可怜。

    鲁四老爷这般极端冷酷的人的存在，才让祥无处藏身、悲惨死去。

    （1）初到鲁镇：鲁四老爷“皱了皱眉，”后又有“暗暗告诫四

婶说，这种人虽然似乎很可怜，但是败坏风俗的，用她帮忙还可以，

祭祀的时候可用不着她沾手，一切饭菜，只好自己做，否则，不干

不净，祖宗是不吃的。”

    （2）祥被绑改嫁时：“可恶，然而……”

    （3）祥死时：“只有四叔且走而且高声的说：‘不早不迟，偏

偏要在这时候，—这就可见是一个谬种！’”

他是“一个讲理学的老监生”，是封建礼教的坚决捍卫者，他



思想僵化，反对新党，反对一切变化。已经是共和国时代了，而他还

停留在封建时代。对于祥，起初只是因她是寡妇，觉得很不吉利罢了，

还能容忍。后来祥改嫁回来，他实在无法容忍，因为在他的封建伦理

观念上，改嫁是女子最大的罪恶，害怕玷污了祖先。正因为这种歧视，

才彻底的毁灭了祥想要活下去的希望。被扫地处出门，悲惨而死，还

要被骂一句“谬种”！

    “我”是“自诩”为新党的新青年。但我的表现实在“不堪入

目”。

    （1）当我看到已经沦为乞丐的祥时，“我就站住，豫备她来讨

钱。”

    （2）祥问了“我”三个问题：

    A：“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也许有罢，

—我想。”

    B：“那么，也就有地狱了？”—“也未必，……”

    C：“那么，死掉的一家人，都能见面的？”—“那是，……实

在，我说不清……”

    其实，“我”是完全知道那些所谓的“魂灵”、“地狱”之类，

实属封建迷信的谎言。“我”始终没有彻底否定，“我”是拥有同情

心的，但更多的是软弱，是妥协。就像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最终失

败一样。“我”虽沐浴了新世界的阳光，可惜“我”仍保留着封建时

代的心。文中有一段话，这样写道：“‘说不清’是一句极有用的话。

不更事的勇敢的少年，往往敢于给人解决疑问，选定医生，万一结



果不佳，大抵反成了怨府，然而一用这‘说不清’来作结束，便事

事逍遥自在了。我在这时，更感到这一句话的必要，即使和讨饭的女

人说话，也是万不可省的。”鲁迅曾说过，“青年们先可以将中国变

成一个有声的中国。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

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我为何“说不清”？自以

为是慰藉、却不曾想增添了祥的烦恼，想要含糊对付过去，却不曾在

祥的死寂的心灵上掀起了波澜，加剧了她的恐惧。

    读鲁迅的小说，那些“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人物总会纠结

着我们的心。


